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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际上是政党主导并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ꎮ 由于短期性、
不确定性的政党政治与长期性、连续性的国家建设相冲突ꎬ长期执政的政党及其作为是后发国家能否成功推进

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ꎮ 参加、领导新加坡民族运动构成了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逻辑起点ꎬ建构民族国家是

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理由ꎬ主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使人民行动党得以维持执政地位ꎮ 由

现代化取向的政党长期执政ꎬ主导现代国家建设ꎬ实现政治的发展ꎬ是新加坡留给后发国家的最大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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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长期执政〔１〕 是当代世界的重要政治现

象ꎮ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超过 ６０ 年ꎬ在
长期执政的政党中无疑具有代表性ꎮ 人民行动

党在执政过程中展现出非凡的治国理政能力ꎬ无
论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治社会建设等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成就ꎮ 基于此ꎬ本文选择新加坡作为

研究对象ꎬ从国家建设对后发国家政党与政党体

制的要求出发ꎬ阐释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

及其由此形成的独特政治发展道路ꎮ

一、国家建设对后发国家政党与

政党体制的要求

　 　 国家建设(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或现代国家建

设ꎬ是任务具有复合性的政治活动和过程ꎬ主要

包括创建国家(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建构民族( ｎａ￣
ｔｉｏｎ)和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ꎬ以及在民族国

家架构之下实现民主化等内容ꎮ 现代国家之所

以不同于古代国家ꎬ在于现代国家有“民族”这

一“类共同体”作支撑ꎬ正是因为民族对国家的

认同ꎬ使得现代国家拥有了古代国家所不具备的

强大内聚力和行动能力ꎮ 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是国家

(ｓｔａｔｅ)建构出来的ꎬ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不

过是国家建构民族的逻辑结果ꎮ 由此可见ꎬ国家

的存在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和基础ꎮ 国家建

设的第一步是创建国家ꎮ 创建国家涉及国家统

一、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和制度的理性化等ꎮ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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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是指在一定地域内ꎬ消除各种地方性的权

威ꎬ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ꎬ也就是韦伯所称的

国家垄断暴力或亨廷顿所说的权威合理化ꎮ〔２〕当

然ꎬ国家统一意味着采用一定的结构形式ꎬ建构

一套从中央至地方的制度ꎬ确保国家对各地实施

有效的治理ꎮ 国家统一还表明ꎬ国家有了明确的

边界ꎬ消除了古代国家那种有边陲而无国界的状

况ꎮ〔３〕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即国家对社会进行改

造ꎬ去除人口地域性的、依附性的身份而成为统

一国家的国民ꎮ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原有的

各种认同ꎬ但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个人和群体对

统一国家的认同ꎬ并且对国家的认同高于任何其

他认同ꎮ 在国家统一和对社会整合的过程中ꎬ国
家的制度走向理性化ꎬ国家机构摆脱了作为服务

于国王及其家庭的私人机构属性ꎬ凸显其公共权

力机关的功能ꎬ为全体国民提供公共服务ꎮ 在国

家的精心培育下ꎬ民族国家被建构出来ꎬ而后又

在民族国家里开启了政治民主化ꎮ
国家建设是在一定的政治力量主导下进行

的ꎮ 在中世纪和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ꎬ王权是

国家建设的主体ꎮ 王朝国家不但完成了国家统

一ꎬ划定了国家边界ꎬ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资格参

与国际政治体系的建构ꎬ而且将原来分散在不同

地域、受不同政治主体管辖的人口整合成为统一

的王朝国家的臣民ꎬ促进了社会的同质化ꎬ为民

族和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前提ꎬ奠定了基

础ꎮ 此后ꎬ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官僚和政党先

后扮演过拥有主导国家建设力量的角色ꎮ〔４〕１７、
１８ 世纪是社会力量建设现代国家的时代ꎬ伴随

市场经济特别是海外市场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资

产阶级ꎬ无法容忍君主将国家变成自己的私产ꎬ
以民族之名发动革命ꎬ结束了君主的专制统治ꎮ
以此为标志ꎬ民族国家形成了ꎮ 英国是第一个民

族国家ꎬ原因在于英国率先克服了专制ꎬ终结了

民族与国家的对立ꎬ完成了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建

构ꎮ 到了 １９ 世纪ꎬ在法国、德国等国家ꎬ由于资

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ꎬ官僚便担负起领导国家

建设的使命ꎮ 进入 ２０ 世纪ꎬ政党成为国家建设

的主导者ꎬ无论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英国、美国ꎬ还
是官僚主导的法国和德国ꎬ国家建设的主角已变

为政党ꎮ 对诞生于 ２０ 世纪的绝大多数后发国家

来说ꎬ国家建设基本上是在政党的主导下展开

的ꎮ
从国家建设的整个过程来看ꎬ先发国家的国

家建设犹如一场接力赛ꎬ王权、资产阶级或官僚、
政党等在不同时期充当了国家建设的主体ꎬ接力

推进国家建设的进程ꎮ 而在后发国家ꎬ国家建设

从一开始就是政党独自负责的追逐赛ꎬ政党尤其

是执政党必须去完成在先发国家里由王权、资产

阶级或官僚、政党分别承担的国家建设工作ꎬ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构出民族国家ꎬ推动国家的

民主化ꎮ 为了将在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上存在

差异且认同各不相同的人群整合成为一个同质

化的社会(民族)ꎬ作为国家建设主体的王权、资
产阶级或官僚排斥任何其他政治力量ꎬ防止因不

同政治力量的竞争而阻碍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建

构ꎮ 只是在同质化社会形成和工业化带来社会

财富的巨大增长后ꎬ先发国家才开始把国家建设

的重点从对精英的整合转向对大众的整合ꎬ现代

政党伴随选举权的扩展而出现ꎮ 换句话说ꎬ先发

国家的政党因争取大众的选票而生ꎬ其使命是促

使国家放开选举权ꎬ最终实现以全民普选的形式

赋予政权合法性ꎮ 因此ꎬ政党之间展开竞争、轮
流执政ꎬ定期对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ꎬ以及资产

阶级与大众之间的权力 /利益关系进行调整ꎬ符
合先发国家在完成社会的同质化后推进政治民

主的需要ꎮ 在后发国家ꎬ从民族运动中产生的政

党ꎬ不仅集国家建设的多重任务于一身ꎬ而且面

对着比先发国家差异更大的社会ꎬ面临着更加复

杂的国家建设环境ꎬ因而不能搬用先发国家在国

家建设的特定阶段产生的竞争性政党体制ꎮ 这

就是说ꎬ国家建设对后发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ꎮ 后发国家需要一个长期执

政的政党充任国家建设主体ꎬ确保在异质性的社

会中成功建构民族和民族国家ꎻ其他政党不是与

执政党展开竞争、轮流执政ꎬ而是配合执政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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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工作ꎮ 毫无疑问ꎬ胜任建构民

族国家的工作ꎬ是对长期执政的政党的根本要

求ꎮ 否则ꎬ即使执政了也会在选举中丧失执政地

位ꎬ由新上台的政党执行建构民族国家的使命ꎮ
在已经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的现状下ꎬ后发国家

有两种选择ꎬ一种是取消政党ꎬ从而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排除党争ꎮ 这一选择代价巨大ꎬ毕竟公民

通过组织政党表达诉求、运作政府是现代政治的

常态ꎮ 另一种就是在维持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前

提下ꎬ执政党对反对党施行限制ꎬ将政党间的竞

争降到最低程度ꎬ从而实现长期执政ꎬ并以执政

党的长期执政保障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ꎮ
在后发国家ꎬ国家建设大体经历了争取民族

独立、建构民族国家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

阶段ꎮ 在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政治体系最重要主

体的时代ꎬ民族独立是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

的前提ꎬ它赋予参与者政治合法性ꎬ任何政党都

必须参加民族运动并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ꎮ 唯

有如此ꎬ才能成为执政党ꎬ取得国家建设的领导

权ꎮ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成立时起即投入到民

族运动之中ꎬ致力于新加坡的自治与独立ꎬ在与

其他政党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成长为新加坡最有

影响力的政党ꎬ不仅赢得了自治后的首次大选ꎬ
而且带领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ꎮ 参加并领导

民族运动成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逻

辑起点ꎮ 主权国家建立后ꎬ如何把境内异质性的

各种群体、集团整合成为一个民族ꎬ为主权国家

找到现代之“魂”是后发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ꎬ
可行的也是唯一的选择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建构

民族与民族国家ꎮ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ꎬ无论是推

动现代化还是建构民族和民族国家ꎬ都是依托执

政党来进行的ꎮ 首先是以执政党为中心造就出

强国家ꎮ 其次是在执政党与政府的领导下启动

并加速推进国家的工业化ꎮ 最后是在现代化进

程中建构起民族国家ꎮ 建构民族国家成为人民

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理由ꎮ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ꎬ传
统社会逐渐远去ꎬ现代社会成长起来ꎬ各个阶层

与群体都对以执政党为轴心的政治体制提出诉

求ꎮ 变革现有的政治体制ꎬ提升政治体系的应对

能力是执政党必须解答的新问题ꎮ 在这方面ꎬ后
发国家所走的路是不同的ꎬ概括起来有两条:一
条是政治转型或民主转型道路ꎮ 通过放开选举

或者立即取消对反对党的限制ꎬ实现执政权在政

党间的转移ꎬ终结威权体制ꎬ借此增强政治体系

应对社会诉求的能力ꎮ 另一条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ꎮ 在保持执政地

位不变的前提下ꎬ执政党主动求变ꎬ改革既有的

国家治理体系ꎬ通过以提高执政党适应社会政治

发展能力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来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ꎬ不仅使长期执政的局面得以继续ꎬ而且有力

地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ꎮ
新加坡走的是第二条道路ꎮ

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行动党

长期执政的逻辑起点

　 　 新加坡的国家建设肇始于新加坡的民族运

动ꎮ 二战结束后ꎬ觉醒了的新加坡人民反对英国

重建殖民统治ꎬ掀起了争取自治与独立的运动ꎮ
在运动中ꎬ各阶级组织起政党ꎮ 政党领导争取民

族独立的斗争成为新加坡民族运动的突出特点ꎮ
然而ꎬ并非每个政党都能胜任领导民族运动的工

作ꎬ那些主张与英国殖民者合作的资产阶级政党

如进步党和民主党等ꎬ很快失去了民众的支持ꎬ
成了政治舞台上的昙花ꎮ 只有追求民族独立的

资产阶级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ꎬ才是民族运动领

导力量的候选者ꎮ 在新加坡ꎬ要成为民族运动的

领导者ꎬ除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外ꎬ还需要处

理好与英国殖民者、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ꎮ 劳工

阵线虽然率先执掌权力ꎬ但因领导人大卫马歇

尔与英国殖民当局关系较差ꎬ后继的林有福政府

逮捕左翼人士ꎬ以及政府腐败严重等使民众大失

所望ꎬ失去了对民族运动领导的权力ꎮ 社会主义

阵线尽管在民众中也有巨大的影响力ꎬ但其激进

的独立主张不为英国殖民者和马来亚联合邦执

政当局所容ꎬ最终也未能掌握民族运动的领导

权ꎮ １９５４ 年成立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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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众型政党ꎬ它深谙夹在两大马来人国家间的

新加坡的地缘政治环境ꎬ擅长处理同英国殖民者

和马来亚联合邦执政当局的关系ꎬ参加并逐渐取

得了民族运动的领导权ꎬ在执政后主导了新加坡

从自治走向独立ꎬ成为新加坡国家建设的主导

者ꎮ
人民行动党是在既有的多党竞争格局中参

加并掌握新加坡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的ꎬ新加坡的

政党体制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ꎮ 英国殖民

者在重返后不久就开始做撤退的准备和安排ꎬ其
中之一是逐步放开立法议会选举ꎬ实行竞争性选

举制度ꎮ 围绕立法议会选举ꎬ新加坡民族主义者

建立政党ꎬ由此产生了多党竞争政治ꎮ １９４８ 年ꎬ
英国殖民当局将新加坡立法议会部分议员改由

民选ꎮ １９５４ 年ꎬ“林德宪制”规定立法议会 ２５ 个

议席由选民选举产生ꎮ １９５５ 年据此举行了立法

议会选举ꎬ包括人民行动党在内的多个政党参与

角逐ꎮ 此后ꎬ人民行动党和其他政党参加了立法

议会全部议员民选的 １９５９ 年大选、新马合并后

的 １９６３ 年大选ꎮ 但是ꎬ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发展ꎬ
还伴随着执政党对反对党的打压ꎮ １９５７ 年ꎬ劳
工阵线的林有福政府对人民行动党内的激进派

实施抓捕ꎬ这在客观上帮助了李光耀等温和派对

人民行动党的掌控ꎮ １９６３ 年ꎬ人民行动党政府

根据“内部安全法”ꎬ逮捕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ꎬ
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阵线ꎮ 新加坡的政党政治

逐渐向保留多党竞争ꎬ执政党压制、驯服反对党

方向演进ꎬ最终塑造出以多党参选、执政党严控

党争为特点的政党体制ꎮ〔５〕１９６８ 年ꎬ新加坡举行

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ꎬ人民行动党囊括了国会全

部 ５８ 个议席ꎬ多党竞争、执政党长期执政局面正

式成型ꎮ〔６〕

在 １９５９ 年自治后ꎬ新加坡如何达成民族完

全独立的目标? 当时存在着两种选择ꎬ一是采取

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即直接独立的方式ꎮ 二

是与已经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联合从而实现独

立ꎬ此乃间接独立的方案ꎮ 前者是社会主义阵线

的诉求ꎬ后者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主张ꎬ两党

为此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ꎮ 在争取民众支持的

竞赛中ꎬ人民行动党因处于执政地位而占尽优

势ꎬ从提出合并方案ꎬ到控制合并的节奏ꎬ一切尽

在人民行动党的掌控中ꎮ １９６３ 年ꎬ马来西亚成

立ꎬ新加坡间接实现了独立ꎮ 因为ꎬ人民行动党

与执掌联邦政府的联盟党〔７〕 在把马来西亚建设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上存在着根本分歧ꎬ人民

行动党秉持种族平等观念ꎬ联盟党则坚持马来人

的特权ꎬ〔８〕彼此不相容的国家理念决定了人民行

动党与联盟党无法在马来西亚内和平相处与共

存ꎬ新加坡最终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独立国

家ꎮ 总的说来ꎬ新加坡争取自治、独立的过程较

为温和ꎬ没有激烈的、长时间的暴力冲突ꎮ 这固

然是英国殖民者迫于形势、善于作出妥协的结

果ꎬ也与马来西亚政府东姑拉赫曼等温和派领

导人正确估量马来、华人两大族群的力量对比等

情况ꎬ选择和平分家有着极大的关系ꎮ
民族独立的标志是新加坡民族主义者掌握

国家的全部权力ꎮ 与通过暴力方式ꎬ以革命政权

取代原有国家机器的国家不同ꎬ新加坡民族主义

者是进入“原有”的国家体制〔９〕 进而接管权力

的ꎮ １９５７ 年ꎬ由各政党组成的新加坡代表团与

英国达成新加坡自治的协议ꎬ规定新加坡自治邦

实行议会民主制ꎮ １９５９ 年ꎬ人民行动党在大选

中获胜ꎬ负责组织了第一届自治政府ꎬ控制了除

外交、国防和内部安全等以外的国家管理权ꎮ 既

然人民行动党是进入既有的国家体制的ꎬ那么它

没必要另起炉灶搞一套新体制ꎬ只需维护并发挥

既有体制的作用ꎮ 例如ꎬ在 １９６１ 年ꎬ当人民行动

党发生分裂的时刻ꎬ李光耀选择了用既有的国家

体制即在议会内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的方式解

决党内的分歧ꎮ〔１０〕１９６５ 年ꎬ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

立ꎬ获得了包括外交与国防在内的全部权力ꎬ具
有了民族国家的完整形态ꎮ

民族独立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前提和组成

部分ꎮ 没有民族的独立ꎬ就谈不上国家建设ꎮ 民

族独立意味着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ꎬ完成国家权

力从英国殖民者向新加坡民族主义者的转移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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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者据此能够运用国家权力推进新加坡的

国家建设ꎮ 参加并掌握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对于

任何政党都具有决定性意义ꎬ因为只有掌握民族

运动的领导权才能取得国家建设的主导权ꎮ 因

此ꎬ在新加坡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不仅伴随着民

族主义者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斗争ꎬ而且各政党

之间也充满了竞争ꎬ有时竞争甚至以激烈冲突的

形式表现出来ꎮ 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以政府廉

洁、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和大规模建造组屋等良好

的业绩ꎬ以及高超的建国策略等赢得了民众的信

赖与支持ꎻ采取限制、打击反对党(但不是取缔反

对党)的方式ꎬ塑造出保障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

的政党体制ꎬ从而牢牢掌控着民族运动的领导权

(国家建设的主导权)ꎮ 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人民

行动党长期执政的逻辑起点ꎮ

三、建构民族国家:人民行动党

长期执政的理由

　 　 新加坡属于先有国家而后建构民族国家的

典型ꎮ〔１１〕如前所述ꎬ在新加坡ꎬ人民行动党创建

了国家ꎬ国家当然就会围绕人民行动党而运转ꎮ
创建国家不仅要完成国家权力从英国殖民者到

民族主义者的转移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加坡

建立高效的政治体制ꎮ 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经

过一系列努力完成了创建国家的任务ꎮ 一是除

外交和国防等权力外ꎬ由新加坡人接管其他政府

部门ꎬ迅速完成了去殖化ꎬ确保国家权力被用来

服务于新生的新加坡ꎮ 二是对于公务员采取审

慎而又明智的政策ꎮ 人民行动党留用殖民政府

绝大部分公务员ꎬ保持了政府运行的有效性ꎬ避
免了其他一些后发国家那种大规模更换人员造

成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ꎮ 但是ꎬ人民行动党并非

简单保留殖民政府的公务员ꎬ而是对其进行政治

改造ꎬ去除其殖民心态ꎬ使之忠于新生的“国家”
(新加坡自治邦)ꎮ 三是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发

展ꎮ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吸引外国资本投资新加

坡的同时ꎬ成立经济发展局(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Ｂｏａｒｄꎬ ＥＤＢ)ꎬ 动员本地资本投资办

厂ꎬ〔１２〕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ꎬ依靠发展经济

解决当时失业严重的问题ꎮ 同时ꎬ兴建住房ꎬ准
许动用公积金购买政府建造的组屋ꎬ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住房的紧张ꎮ 一个“发展型国家”在新

加坡兴起ꎮ 四是人民行动党吸取劳工阵线因腐

败严重而在 １９５９ 年大选中惨败的教训ꎬ执政伊

始便厉行反腐败ꎬ重构反腐体制ꎬ反贪污调查局

因被置于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而拥有足够的权

威ꎮ 人民行动党的清廉与高效是赢得人民长期

支持的重要因素ꎮ 五是初步建立起民众支持体

系ꎮ 人民行动党依靠与共产党、工会的合作取得

了执政权ꎬ但其领导人认识到ꎬ仅仅依靠党的组

织体系争取民众的支持是不够的ꎬ必须掌控、健
全法定的基层组织ꎮ １９６０ 年ꎬ人民行动党成立

由总理任主席的人民协会ꎬ负责领导在英国统治

末期出现的民众联络所ꎮ 民众联络所会举办各

种利民的活动ꎬ保持与民众的紧密联系ꎮ 鉴于

１９６１ 年分裂时大量支部背弃党ꎬ人民行动党转

而更加依赖基层组织联系民众ꎮ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ꎬ
一种旨在争取乡村居民支持的基层组织———公

民咨询委员会开始建立ꎮ 基层组织由人民行动

党选区议员领导ꎬ确保了人民行动党控制基层组

织和动员民众ꎮ 六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后ꎬ不久就

废除了“新加坡市政府”建制ꎬ将新加坡变为单

一政府的自治邦ꎮ 弹丸之地的新加坡确实没有

实行两级政府体制之必要ꎬ单一政府有利于人民

行动党政策的执行ꎮ 总之ꎬ一个以人民行动党为

轴心的“国家”在新加坡独立前已然形成ꎮ
新加坡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

裔人组成的社会ꎮ 无论是在语言、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还是在历史传统、国家认同等方面ꎬ各种

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ꎮ 独立后ꎬ面对这样一

个异质性的社会ꎬ要建构新加坡民族ꎬ并使作为

一个民族国家的新加坡能够在四周均为马来人

的环境中生存下去ꎬ继续强化以人民行动党为轴

心的国家(政治体制)就成为不二选择ꎮ 首先ꎬ
继续压制反对党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ꎬ人民行动党政

府迫使社会主义阵线 １３ 名议员退出国会ꎬ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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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其中的 １１ 名辞去议员职务ꎮ〔１３〕 １９６８—１９８０
年ꎬ新加坡举行 ４ 次大选ꎬ反对党未获一席ꎮ 反

对党虽然在 １９８１ 年重新进入国会ꎬ但没能再现

６０ 年代的辉煌ꎮ 其次ꎬ阻塞反对党与社会联系

的通道ꎮ 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植根于社会ꎬ
从社会中获取支持ꎮ 为了压制反对党ꎬ人民行动

党一方面全力支持全国职工总会 (简称 “职

总”)ꎬ最终将左翼工会边缘化了ꎮ 显然ꎬ仅靠边

缘化的工会及为数有限的工人的支持ꎬ反对党在

政坛上难有什么作为ꎮ 另一方面牢牢控制基层

组织ꎮ 除了原有的民众联络所与公民咨询委员

会外ꎬ从 １９７８ 年起ꎬ新加坡又开始建立以组屋居

民为服务对象的居民委员会ꎮ 居民委员会同样

由人民行动党选区议员领导ꎮ 在反对党重返国

会后ꎬ人民行动党拒绝按照以往的做法任命反对

党议员为选区内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ꎬ而是继续

由人民行动党来控制ꎬ预防反对党因此实现联系

社会的制度化ꎮ 再次ꎬ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ꎮ
１９６５ 年ꎬ在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导下ꎬ全国职工总

会、制造商协会和雇主联合会签署«工业进步宪

章»ꎬ“吹响了劳资政三方合作的号角”ꎮ〔１４〕 次年

国会又通过«职工会(修正)法案»ꎬ排除了其他

政党对工会的控制和影响ꎮ 人民行动党政府牢

牢掌控了工会和工人阶级ꎬ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

社会对抗国家的局面ꎮ 又次ꎬ驯服学校和媒体ꎮ
人民行动党政府规定只有获得内政部颁发的合

格证的人才能进入大学接受教育ꎻ“重组”南洋

大学ꎬ逮捕或驱逐对抗政府的学生ꎮ 对于电台和

电视台ꎬ人民行动党政府实行垄断经营ꎻ对报纸

和杂志则采取减少发行量、逮捕或驱逐记者等方

式ꎬ«海峡时报» «南洋商报»等的部分编辑或记

者曾遭到逮捕或驱逐ꎮ 〔１５〕最后ꎬ延揽人才和加快

执政党的更新ꎮ 李光耀等人参加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的民族运动ꎬ经历过人民行动党的分裂、
与社会主义阵线的对立ꎬ对人才的重要性有深切

的体认ꎮ 人民行动党从全社会ꎬ特别是注重从如

银行、企业、公务员等队伍中发掘人才ꎬ而不是从

党的组织系统内部ꎬ尤其是党支部中选拔干部ꎮ

据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议员的吴俊刚介绍ꎬ他本

是«南洋商报»的政治新闻记者ꎬ因跑总理公署

的新闻ꎬ后被吴作栋延揽加入人民行动党并当了

１７ 年的议员ꎮ〔１６〕 同时人民行动党有计划地推进

领导人代际更替ꎮ 从 ７０ 年代开始ꎬ人民行动党

有计划地将新人放到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和公共

企业去锻炼ꎮ ８０ 年代建立起稳定的接班人选拔

制度ꎮ〔１７〕１９９０ 年ꎬ以吴作栋接替李光耀任总理为

标志ꎬ人民行动党首次完成了权力代际更替ꎮ 毫

无疑问ꎬ围绕人民行动党建构起来的新加坡国

家ꎬ是以人民行动党拥有全部或绝大多数国会议

席、控制政府ꎬ把自己的意志贯彻进全部国家机

关、治国理念灌输到整个社会为条件的ꎬ一旦动

摇了人民行动党的地位ꎬ威权主义体制的有效性

就会大打折扣ꎬ新加坡国家或许会因此崩溃ꎮ 李

光耀曾一语道破了新加坡国家的奥秘:“人民行

动党就是政府ꎬ而政府就是新加坡ꎮ” 〔１８〕

有了强有力的国家作支撑ꎬ新加坡较为顺利

地推进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ꎮ 在一个由移民

构成的社会里建构民族国家ꎬ发展经济是决定性

的举措ꎮ 因为对于讲求实际的移民来说ꎬ是经济

发展带来的机会促使他们移民ꎬ依靠发展经济最

有可能将他们整合成一个民族ꎮ 新加坡独立后ꎬ
人民行动党立即改变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ꎬ实行

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ꎬ随后又实施了“第二次工

业革命” 和“新经济发展”等战略ꎮ 在不到 ３０ 年

的时间里ꎬ新加坡完成了从一个商业贸易转口城

市到一个制造业发达国家的华丽转身ꎮ 这样ꎬ人
民行动党以工业化为依托ꎬ依靠工人、雇主与国

家三者间的合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ꎬ通过改善民

众生活建构起他们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ꎮ 同时ꎬ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ꎬ各种族“聚族而居”的旧社

会被打破ꎬ人口的流动为人民行动党推进社会整

合和建构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民族提供了绝好

的机会ꎮ 人民行动党以“居者有其屋”为抓手ꎬ
采取按照种族比例分配组屋的政策ꎬ规定邻区和

每座楼房不同种族人口的比例上限ꎮ 华族人口

在邻区不能超过 ８４％ ꎬ每座楼房不超过 ８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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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 ２２％ ꎬ每座楼房不

超过 ２５％ ꎮ 印度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 １０％ ꎬ
每座楼房不超过 １３％ ꎮ〔１９〕种族之间的混杂居住ꎬ
大大增加了交往交流的机会ꎬ虽然不一定能够促

成种族的融合ꎬ但至少可以增进彼此间的接触和

了解ꎬ从而造就出一个共同生活、相互依存、和睦

相处的新社会(新加坡民族)ꎮ 根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一项调查ꎬ９０％的新加坡受访者称自己

为新加坡人ꎮ〔２０〕

在缺乏国家观念的新加坡建构民族国家ꎬ其
难度是不言而喻的ꎮ 李光耀曾说过ꎬ“从没见过

有这样一本书ꎬ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

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

民族国家ꎮ” 〔２１〕 为了建构新加坡民族国家ꎬ人民

行动党除了发展经济外ꎬ还必须秉持族群平等理

念ꎬ在教育、语言、宗教等方面审慎地实行多元主

义政策ꎬ既充分照顾各族群的心理与关切ꎬ又努

力培育超越族群的新意识ꎮ 其中ꎬ学校教学语言

的选择是重中之重ꎮ 新加坡自治后将马来语定

为国语ꎬ是基于与马来亚联合邦共同组建国家的

需要ꎮ 但独立意味着新加坡必须从马来西亚的

“新加坡”转变为世界的“新加坡”ꎬ人民行动党

随即调整了以融入马来西亚为目标的语言政策ꎬ
实行“双语”政策:规定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

米尔语地位平等ꎬ不同种族的学生可同时选择英

语和本种族的语言ꎮ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ꎬ人民行

动党领导人的这一选择非常明智ꎬ如果选择英语

外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作为各种族学生共同学习

的语言不但会遭到抵制ꎬ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的激

烈对抗ꎬ发展经济、建构民族等美好的愿望均将

落空ꎮ 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ꎬ是能

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语言ꎮ〔２２〕 英语在事

实上成为了建构新加坡各种族认同国家的语

言———“民族语言”ꎬ推动新加坡成长为世界的

“新加坡”ꎮ 然而ꎬ这种民族国家的“语言”与组

成民族国家的各种族的历史、文化相分离的状况

给民族国家的建构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问题ꎬ即新

加坡有可能失掉了民族国家本应该有的 “灵

魂”ꎬ成为一个嫁接在西方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

的民族国家ꎮ 因此ꎬ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找回

属于新加坡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之“魂”成为

人民行动党建构民族国家的紧迫任务ꎮ 为此ꎬ人
民行动党发动诸如“推广华语”等各种运动ꎬ试
图从各种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支持新加坡民

族国家建构的资源ꎮ １９９１ 年新加坡国会通过

的、以“国家至上ꎬ社会为先”“家庭为根ꎬ社会为

本”“社会关怀ꎬ尊重个人” “协商共识ꎬ避免冲

突”“种族和谐ꎬ宗教宽容”为内容的«共同价值

观白皮书»集中体现了人民行动党的这种努力ꎬ
融合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ꎬ及各种族文化

精华的“共同价值观”成为把所有新加坡人凝聚

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ꎬ是支撑新加坡民族国家的

“精神之魂”ꎮ
在由移民组成的异质化社会中建构新加坡

民族国家ꎬ前提和基础是有新加坡国家的存在ꎮ
而新加坡国家是人民行动党进入“原有”的国家

体制后形成的ꎬ其运行也需要人民行动党予以保

证ꎮ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ꎬ新加坡国家就是人民

行动党的“新加坡国家”ꎮ 为了建构出新加坡民

族国家ꎬ继续强化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国家”
就是必然的选择和顺应时代之举ꎬ因而人民行动

党的长期执政有了历史的合理性ꎮ 然而ꎬ人民行

动党在新加坡实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条件下能

够长期执政ꎬ并不仅仅是人民行动党采用“威

权”手段打压反对党就能做到的ꎬ更为关键的是

人民行动党履行了国家建设主体的职责ꎬ竭尽全

力推进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ꎬ确保新加坡

作为一个国家能够在地缘政治环境险恶的东南

亚生存下去ꎮ 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是新加坡

民族国家建构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与人民行动

党胜任国家建设主体之职责相结合的产物ꎮ

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行动党

长期执政的持续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初步完成新加坡民族国

家的建构后并未追随先发国家放开限制ꎬ搞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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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执政ꎬ而是在坚持既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变

革国家治理方式ꎬ走上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

政治发展的新道路ꎮ
人民行动党从发展民主入手ꎬ提升政府的治

理能力ꎮ 其一ꎬ完善议会民主制ꎬ增强吸纳社会

诉求的能力ꎮ 新加坡威权体制之所以没被汹涌

澎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２３〕 冲垮ꎬ与人民行

动党主动作为、正确抉择密切相关ꎮ １９８１ 年ꎬ反
对党在安顺区补选获胜打破了 １９６８ 年以来人民

行动党包揽全部国会议席的格局ꎮ 在其后的大

选中ꎬ反对党的议席有所增加ꎮ 面对反对党重新

崛起后的进攻态势ꎬ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人冷静

分析ꎬ认为新加坡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ꎬ选民需

要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以保障其利益ꎬ但又通过

支持反对党的方式向人民行动党政府施加压

力ꎮ〔２４〕为此ꎬ人民行动党政府进行了选举制度改

革ꎬ以制度建设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ꎬ疏导社

会的压力ꎬ从而有效抑制了反对党的攻势ꎬ将反

对党的挑战控制在现行体制内ꎮ 经过一段时间

的准备ꎬ人民行动党政府推出了几项制度变革举

措ꎮ 首先ꎬ从 １９８８ 年大选开始实行集选区制度ꎮ
集选区实际上由原来的几个单选区合并而成ꎬ任
何政党到集选区参选ꎬ其候选人必须全部来自本

党且其中至少一人为少数族裔ꎬ不得跨党组合参

选ꎮ 对于政治人才匮乏的反对党来说ꎬ要凑足有

竞争力的候选人小组较为困难ꎬ同时因支持反对

党的单选区被合并ꎬ反对党候选人胜选的几率大

大降低ꎮ 这就从制度上抑制了反对党参与过快

过猛的问题ꎬ有利于保持政治的稳定ꎮ 其次ꎬ推
出非选区议员ꎮ 该项制度于 １９８４ 年大选后实

行ꎮ 人民行动党政府委任大选中得票居第二位

的政党候选人为非选区议员ꎬ最多 ６ 名ꎮ 非选区

议员在国会中除没有投票权外ꎬ享有议员的其他

权利ꎮ 为数有限的非选区议员的活动ꎬ实际上是

在帮助人民行动党找问题ꎬ发挥着执政党议员无

法替代的作用ꎮ 最后ꎬ从 １９９０ 年起设立官委议

员ꎬ“用以广泛地反映独立和非党派人士的观

点”ꎮ〔２５〕官委议员与非选区议员一样ꎬ除不能参

加国会表决外ꎬ享有提出议案、质询政府等权利ꎮ
人民行动党将文艺、体育、科技等各界社会名流

纳入官委议员队伍ꎬ的确能够获取社会民情的更

多信息ꎬ把更多人的诉求导入现行制度中ꎬ通过

制度予以消化ꎬ从而增强了制度容纳社会新要求

的能力ꎮ 其二ꎬ在坚持和完善选举民主的前提

下ꎬ人民行动党尝试在现有的制度架构外创设民

主的新形式ꎬ既开辟了民意表达的新渠道ꎬ使寻

常百姓亦能有机会就国家的政策直接提出建议

和意见ꎬ又弥补了选举民主制度的不足ꎬ形成选

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补的格局ꎮ ２０１１ 年大选

后ꎬ针对在集选区开始失手、新加坡政治进入“新
常态” 〔２６〕状况ꎬ人民行动党创设了全国对话会这

一新加坡的“协商民主”ꎬ丰富了民主的实践形

式ꎬ增进了与民众的沟通ꎮ〔２７〕 全国对话会的设立

与顺利举行ꎬ表明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已经不满足

于依靠议会民主制度采集社会的意见ꎬ试图以制

度的创新强化新加坡国家吸纳民众诉求的能力ꎮ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人民行动党为适应社

会发展而变革国家治理方式的又一内容ꎮ 针对

原有的民众联络所和公民咨询委员会已不能很

好适应现代社会生成后产生的难题ꎬ人民行动党

政府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基

层组织建设ꎮ １９７８ 年设立了第一批居民委员

会ꎬ到 １９９０ 年代增加至 ３００ 多个ꎮ 居民委员会

为生活在组屋的人提供管理与服务ꎬ解决如维修

电梯、防止犯罪与吸毒等问题ꎬ它连同民众联络

所、公民咨询委员会ꎬ构成了支撑主导党(ｄｏｍｉ￣
ｎａｎｔ ｐａｒｔｙ)需求的组织ꎮ〔２８〕为使基层组织的管理

与服务更聚焦ꎬ人民行动党政府于 １９８６ 年设立 ３
个试验性的市镇理事会( Ｔｏｗ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ꎬ１９８９
年正式向全部选区推广ꎮ 市镇理事会由选区议

员领导ꎬ负责房屋维修、环境卫生等ꎬ其职责与民

众的生活紧密相连ꎮ 人民行动党掌握着绝大多

数的市镇理事会ꎬ所以会很自然地利用市镇理事

会为执政党“攻击”反对党提供议题ꎬ并设置额

外障碍等ꎬ限制反对党力量的发展ꎮ〔２９〕 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ꎬ人民行动党政府又开始设置社区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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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ꎮ ２００１ 年进行重组ꎬ全国分为东北、东南、
中区、西北、西南 ５ 个区ꎬ每区设 １ 个社区发展理

事会ꎬ委派专职市长领导ꎮ〔３０〕 社区发展理事会主

要承担扶贫济困、救灾、支持妇女儿童发展等工

作ꎮ 人民行动党将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国家发

展部和法定机构的建屋发展局的部分职能下放

给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市镇理事会等ꎬ既满足了民

众参与管理的要求ꎬ有效纾解了民众对现行体制

的不满ꎬ又减轻了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负担ꎬ极大

地提高了治理的效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新加坡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有几个显著的特点ꎮ 第一ꎬ确保

人民行动党的领导权ꎮ 新加坡的基层组织ꎬ绝大

部分掌握在人民行动党手中ꎮ 虽然个别市镇理

事会由反对党领导ꎬ但不能改变人民行动党控制

基层组织的大局ꎮ 相反ꎬ反对党领导为数少得可

怜的基层组织既能体现人民行动党的“大度”或
“民主”ꎬ又能给反对党一块“试验田”ꎬ让其习得

必要的管理技能ꎬ人民行动党也许能从这种树立

“参照物”中获益ꎮ 第二ꎬ“叠床架屋”ꎮ 人民行

动党在原有的基层组织之上不断创设新的基层

组织ꎬ显然是适应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ꎬ
从公民咨询委员会到居民委员会ꎬ再到市镇理事

会与社区发展理事会均是如此ꎮ 不同类型的基

层组织在功能上各有所侧重ꎬ但都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着作用ꎮ 第三ꎬ从管理到治理的趋向越发明

显ꎮ 人民行动党在 １９６０ 年设立人民协会ꎬ建立

党领导基层组织的体制ꎬ是为了着眼于控制、管
理基层组织ꎬ动员民众支持人民行动党ꎮ 随着现

代社会在新加坡的成长ꎬ新加坡开始把政府部门

与法定机构的一些职能转移到基层组织ꎬ让民众

在人民行动党的主导下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某些

治理活动中来ꎮ
在进行民主制度和基层组织建设、增强政治

吸纳的同时ꎬ人民行动党也在强化自身的建设和

调整对待反对党的态度ꎮ 反对党之所以能够重

返国会ꎬ固然与选民希望国会有反对党存在的心

理有关ꎬ但同人民行动党在回应选民诉求过程中

有时存在着不到位、不充分现象也有着极大的关

联ꎮ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ꎬ从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起ꎬ人
民行动党规定部长每月都必须抽出时间到自己

的选区与选民见面ꎬ当面听取选民的意见ꎮ〔３１〕 作

为不是部长的议员ꎬ更要用脚丈量选区ꎬ不仅当

选后每周要接见选民ꎬ而且还要主动出击ꎬ建立

稳固的联系选民的渠道ꎬ保证及时了解选民的真

实想法ꎮ 政务繁忙的吴作栋在 ２０１１ 年卸下了内

阁职位后ꎬ便开始亲自接见选民ꎬ首次接见选民

就持续了 ４ 个小时ꎬ一直到午夜最后一名选民离

开后他才离去ꎮ〔３２〕２００４ 年ꎬ吴作栋交棒李显龙ꎮ
随着领导人的一次次更替ꎬ人民行动党也在不断

调整对待反对党的态度ꎮ 李光耀对反对党的态

度较为严厉ꎬ经常运用国家强制力打击反对党领

导人ꎬ总体上偏向于打压ꎮ 到了吴作栋时代ꎬ虽
然继续压制反对党ꎬ但也开始放松对反对党的限

制ꎮ 李显龙对待反对党的态度比较温和ꎬ不再动

不动运用法律手段制裁反对党ꎮ 人民行动党调

整对待反对党的态度与新加坡社会的变化整体

上是一致的ꎬ伴随现代社会的成长ꎬ建国后出生

的人渴望更多的自由ꎬ反感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

治方式ꎬ维持对反对党的高压态势已不合时宜ꎬ
改变对待反对党的态度ꎬ让反对党“公平”地与

人民行动党竞争ꎬ更有助于民众对人民行动党长

期执政地位的认可ꎮ
从根本上来说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源自国家回应现代社会诉求的需要ꎮ 随

着建构新加坡民族国家的进行ꎬ现代社会在新加

坡也生成了ꎮ 为了争取或者维护自身的利益ꎬ现
代社会中的各阶级、阶层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ꎬ
自然要借助于既有的参政途径如在选举中支持

反对党ꎬ以表达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不满ꎮ 面对

现代社会日益增长且多元化的诉求ꎬ人民行动党

从完善议会民主制和建立全国对话会、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改进自身联系民众的方式与调整同反

对党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变

革ꎬ强化了体制的表达、吸纳、整合能力ꎬ从而在

整体上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的能力ꎮ 无论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今后如何演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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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管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是否真的发生政党轮

替ꎬ新加坡这一经验启示着我们ꎬ长期执政的政

党可以选择主动变革治理方式而不是放弃执政

地位、搞政党轮流执政来满足现代社会生成后对

国家治理提出的要求ꎬ以此避免因民主转型而产

生的如社会失序、混乱等“阵痛”ꎬ这不仅保证了

民主始终在有序的轨道上发展ꎬ而且可以使国家

治理的体系得到不断优化、治理的能力能够持续

提升ꎮ 执政党主动承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使命ꎬ是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得以维持的

根本原因ꎮ

五、结　 论

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道路ꎬ是人民行动党在主

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ꎮ 作为一个后发国

家的政党ꎬ人民行动党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为历

史锁定的条件所限制ꎮ 一方面ꎬ先发国家在国家

建设上已经推进到政治民主化阶段ꎬ在强大经济

实力的加持下ꎬ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不仅很好地

满足了选民的参政诉求ꎬ而且使公民的选举权具

有货真价实的“含金量”ꎬ政党一旦执政便借助

国家政权分配社会财富ꎬ即使普通公民在一定程

度上亦会因此“受惠”ꎬ因而ꎬ多党竞争、轮流执

政自然拥有很强的吸引力ꎮ 新加坡因属于西方

阵营而处于这种吸引力的辐射范围之内ꎬ竞争性

选举、多党竞争是英国殖民者安排的ꎬ也是新加

坡自治乃至独立的“准生证”ꎬ人民行动党执政

后不会也不可能废弃这一“契约”ꎮ 另一方面ꎬ
诞生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各政党ꎬ首要任务是

争取民族独立ꎬ然后才是建构民族国家和实现政

治民主化等ꎮ 这就决定了新加坡的政党不可能

走先发国家政党那种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推进

政治民主化的“正常”国家建设道路ꎬ而只能走

以多党竞争、一党长期执政确保完成长期性、复
合性的国家建设任务的“反常”国家建设道路ꎮ
究其根源ꎬ在于国家建设对政党与政党体制提出

的要求是不同的ꎮ 在先发国家ꎬ社会是同质化

的ꎬ存在着基本的共识和共同的理念ꎬ不会因为

党争而被撕裂ꎮ 国家建设对所有政党一视同仁ꎬ
其都可以成为国家建设的主体(执政主体)ꎮ 所

以ꎬ先发国家可以实行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为

特点的完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ꎮ 而新加坡则不

同ꎬ由于社会异质ꎬ缺乏基本共识ꎬ党争只会加剧

社会的分裂与动荡ꎮ 在新加坡ꎬ国家建设对各政

党的要求并不相同ꎬ对于已经执政的政党ꎬ其不

仅要扮演好执政主体的角色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

承担起国家建设主体之职责ꎬ完成不同阶段的国

家建设任务ꎮ 对于反对党ꎬ则要求其参与国家建

设进程ꎬ履行协助、配合ꎬ而不是替代执政党ꎬ从
而保证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使命ꎮ 因而ꎬ新加坡

的政党体制是不完全竞争性的ꎬ尽管存在多党竞

争ꎬ但执政党却限制着反对党ꎮ
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既是新加坡国家建设

的客观需求ꎬ又是自身主动作为的结果ꎮ 人民行

动党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政党中脱颖而出ꎬ主要

原因是它率先超越种族、阶级等界限ꎬ而成为群

众型政党ꎬ其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ꎬ取得

了执政的合法性ꎬ掌握了国家建设的领导权ꎮ 新

加坡自治尤其是独立后ꎬ人民行动党在现代化的

进程中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工作ꎬ运用国家权力

对社会进行改造ꎬ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ꎬ确保了

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加速工业化ꎬ创造出与民族国

家的需求相匹配的现代社会ꎻ继续强化以人民行

动党为轴心的威权主义体制ꎬ尽力阻隔反对党与

民众的联系ꎬ特别是截断反对党联系民众的制度

化渠道ꎬ彻底剥夺了反对党成为群众型政党ꎬ进
而执掌国家权力、主导国家建设的机会ꎻ在教育、
语言、宗教等方面采取审慎的政策ꎬ促进各种族

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ꎬ从而建构出新加坡民族ꎬ
使新加坡国家有了民族作支撑ꎮ 人民行动党以

自身的努力证明了自己无愧为建构新加坡民族

国家的领导者ꎬ其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大选的检

验ꎬ将执政地位延续了下去ꎮ 现代社会在新加坡

的生成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挑战ꎮ
人民行动党不是选择结束威权统治ꎬ而是以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ꎬ强化政治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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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适应能力建设ꎬ有效缓解了公民要求扩大

参政有效性的压力ꎬ不仅推动了新加坡民主的发

展与政治体制整体能力的提升ꎬ而且也使人民行

动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继续维持ꎬ走出了一条执政

党主导、反对党参与ꎬ政党体制与国家建设相一

致的政治发展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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